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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少军
1984 年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原无线电电子学
系）获工学硕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微电子所所长

3120 亿美元巨额进口额背后：要开放

还是要自主？
一组 2018 年的芯片进口额数据引起了业界

广泛讨论。

来自国家海关的报告显示，去年中国进口

芯片 3120 多亿美元，相当于石油、钢铁、粮食

进口的总额。一时间，业界哗然。

大家从数字中解读出了危机，也涌现出很多

疑惑：这组数字意味着什么？中国芯片为什么需

要进口这么多？一旦芯片断供，相关信息产业是

否停摆？芯片领域是否能完全自主可控？

一连串的问号抛向空中。

魏少军、赵伟国和杨澜就“3120 亿美元”

进口额进行了解读。

一年进口 3120 亿美元芯片
意味着什么？

      丁广胜

9 月 11 日，网易科技和杨澜联合推出的

节目《致前行者》第二期《中国芯片，路在

何方？》正式上线。杨澜对话清华大学微电

子所所长魏少军教授和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

国先生，讨论中国芯片的发展之路。魏少军、

赵伟国和杨澜就中国发展芯片如何做到自主

可控、并购是不是有效手段、人才方面如何

解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赵伟国
1985 年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原无线电电子
学系），先后获本科、硕士学位。现任北京健坤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紫光集团董事长

杨澜对话魏少军、赵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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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额应该分开看，它背后

实际上体现了中国是世界电子信息

产品生产大国的事实。我们生产了

全 球 90% 的 电 脑、90% 的 手 机、

90% 的家电……”魏少军认为，这

么庞大的生产量，需要大量的芯片，

进口额如此之大不难理解。

 魏少军解读说，另一方面，

全球芯片去年生产总量约 4688 亿

美元，中国进口 3120 亿美元，占

比 2/3。进口芯片中，1580 多亿美

元被中国本地用了，还有 1600 亿

美元左右的芯片装到整机中又出口

了。同时，中国本土一年还生产了大概 370 亿

美元的芯片。

“中国实际上真正用到的进口芯片只占进

口额的 40%，这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标志。”

魏少军说。

3120 亿这个数字背后，一方面说明中国是

信息产业全球化不可代替的部分，另一方面，

说明中国对芯片依赖严重。赵伟国在访谈中表

示，这对中国集成电路企业是机遇也是面临的

危机。“这关系到 20 万亿的电子信息产业的安全，

我们还被卡着脖子。同时也说明中国芯片企业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芯片业该如何发展？是否需要实现完

全的“自主可控”？这个问题持续困扰着业界。

特别在今年的国际经济大背景下和华为事件后，

中国芯片业的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魏少军认为，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中国芯

片业发展需要有“战略定力”，不能被别人牵

着鼻子走。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自主芯片业，另

一方面要持续开放合作。他认为闭关锁国的历

史证明，自我封闭意味着落后和倒退。融入全

球化，多交朋友、开放合作，路才能越走越宽。

“中国人有一句话我听过很多次，而且被一些

人奉为圣明，但我认为这句话错的，那就是走

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在魏少军看来，集成电路产业链条长且复杂，

并不需要所有的环节我们都自己做，有些环节只

掌握核心技术就可以了。作为企业家，赵伟国也

发表了类似的观点：“第一，我们能做的尽量做好；

第二，我们要尽可能和别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缠斗在一起，你想甩我都别想甩掉！”

芯片强国之路怎么走？快速发展能靠

买吗？
芯片的历史只有短短的六十年，中国芯片

业发展则曲折坎坷。

1958 年，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电路诞生。1965

年，我国第一块集成电路面世。那时，我们和世

界的差距只有 7 年。之后十年动荡，中国集成电

路业闭关锁国，和全球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

1978 年改革开放后，芯片业的发展进入新

时期。“中国造得了两弹一星，为何造不出芯

 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金额（亿美元）      中国集成电路出口金额（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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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类似的讨论非常广泛。中国开始大力探

索集成电路的发展之路，908 工程、909 工程相

继实施。不过因为芯片业投入大、门槛高等特点，

再加上我国十年动荡落下的距离，中国芯片业

的追赶之路颇为艰难。

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魏少军作为一代芯

片人成功研制出了在很多人看来“吃力不讨好”

的 IC 电话卡芯片。IC 卡芯片虽简单，但在中国

设计业第一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当中起了关键作

用。“我们在 IC 卡芯片上不再受制于人，逐渐

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甚至到好，这是一个逐

渐发展的过程。”魏少军说。

在 2000 年前后，中国芯片行业还发生了重

要的战略性转移。魏少军谈到，那时开始从“设

计”为制造服务，转化为“制造”为“设计”服务；

从原来的大一统变成了设计、制造、封测三业

鼎立发展的格局。

2014 年后，中国集成电路发展进入新阶段。

国务院 2014 年发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推进纲要》。同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

金成立，基金规模达到了 1250 亿元。中国集成

电路发展从国家主导转变为国家和民营资本共

同发力的形式。

中国芯片业应该如何发展？研发能靠买

吗？自主研发还是“买来主义”，在芯片行业

的争论由来已久。

2009 年，赵伟国出任紫光总裁，2013 年

开 始 不 断 出 手 并 购。2013 年 7 月， 以 17.8 亿

美元收购手机芯片公司展讯；2014 年 7 月，以

9.07 亿美元收购射频芯片公司锐迪科，之后又

拿下新华三 51% 的股权。速度之快，节奏之果

断，引发诸多争议：发展中国芯片能靠资本运

作吗？

赵伟国直面质疑。他在访谈中表示，紫光

在发展早期通过采取并购的形式获得完整的团

队、技术甚至市场，主要是为了节约时间，通

过付出更多的金钱来提升效率。“进入一个新

领域相当于渡河，我们要把桥头堡买下来才能

进入真正的战场。”

目前，紫光在通讯芯片领域已经跻身全球

前三，5G 等专用芯片相继推出，在存储芯片领

域迎头赶上。紫光集团旗下的长江存储宣布，

在 今 年 9 月 量 产 基 于 Xtacking 架 构 的 64 层

256GbTLC 3D NAND 闪存。

中国芯片发展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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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满足现在需求。

而人力资源分散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赵伟

国一针见血地说：“地方政府狂热地招商。一些

企业不是靠市场生存，而是靠政府补贴，靠投资

人生存。一方面反映了芯片行业成为风口，但另

一方面也给行业的发展埋下了非常深的隐患，造

成了很大的资源、人力的分散。”

中国芯片需要耐心、“长期主义”、需要

脚踏实地，需要开放。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网易科技”）

芯片业需要“长期主义”
集成电路行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用魏少

军的话说，这个行当还会持续发展几十年甚至

上百年，大有可为。

中国芯片业什么时候算是强国？赵伟国给

出了一个标准：“如果中国有一家公司市值超过

1000 亿美元，收入至少超过 300 亿美元，有 3 到

5 家超过 100 亿美元，中国集成电路肯定在全世

界是三分天下有其一的。”

目前，中国集成电路的发展还处于

早期。“这场战争恐怕不是三年就能打赢，

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久。”赵伟国如是说。

而且，芯片是技术门槛高、研发周

期长、投资回报周期更长的产业，要想

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目标，首先

得忌浮躁。

魏少军呼吁，在集成电路行业中，

重要的不是得到了多少人的赞扬、得到

了哪些奖励。要得到市场的承认，在市

场上论英雄。不能忽悠，要靠真才实学。

 赵伟国认为中国集成电路出现今

天的情况，第一个原因就是人才的断档，

第二个原因是投入不足。一个最小的芯

片设计公司，投入也在亿元起步，如果

是先进的制造，一座工厂就要到 100 亿

美元。

其中，人才问题已经急如星火，这考验着

中国芯片的底气和耐力。

目前，我国芯片从业人员 40 万人，还有缺

口 30 多万。未来这个缺口怎么弥补，以多快的

速度弥补，是摆在大家面前最务实的问题。

魏少军身处学界，深感问题严峻，“芯片

人才培养的周期过长，大学毕业生很难被企业

用起来，读到硕士需要六到七年的时间，如果

从今天开始算起，得到 2025 年了”。

他谈到了行业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各家通

过挖人来解决人才紧缺问题的做法不可取，挖来

挖去，工资拉高了，但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并没

有提高，长久看无法通过挖人和流动解决需求，

所以需要从根本上提高供给量。

魏少军建议首先鼓励一批不是从事集成电

路的人转型到集成电路事业当中，并且加大企

业的在职培训，通过提升在职人员的技术水平，

“进口芯片中，中国只用了 40%。

这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标志。”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这句话是错的。大家都有路走，路才

宽。”

“半导体行业的企业没有进入全球

前三，是生存不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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